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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思想家的一生

一、出身

韩非是先秦时期著名的政治理论家、思想家、卓越的唯物主

义哲学家。他作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作出

了独特的贡献。

年（周赧王三十五年）。他韩非大约生于公元前 出身于

王侯之家，是韩国的公子（诸侯的儿子除继承王位的太子以外都

称公子）。韩非这位公子有条件接触各种文化典籍，受过良好的

文化教育。他是战国时期著名儒学大师荀卿的学生。

韩非出生前，韩国的国都虽经几次迁徙，但都未超出现今的

河南省境内。韩国的国都最先在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县西北）。公

元前 年，韩武子将国都迁到宜阳（今河南省宜阳县西）。到韩

景侯（公元前 年在位）时，国都迁至阳翟（今河南省禹

县）。公元前 年，韩哀侯灭掉郑国，将国都迁到郑（今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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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新郑县） 见，在韩非出生前很久，韩国国都已迁到今河南境

内，最后定都新郑。韩非作为诸侯之子，无疑出生在国都。另外，

从韩非的著作来看，韩非熟悉宫廷内幕和国君的心理，也熟悉皇

家所掌握的历史资料，这证明他在出生后继续长期生活在国都，

同宫廷有相当密切的联系。根据以上的事实，可以推断，韩非的

出生地在河南新郑，韩非的故里在现今河南省境内。

二、上书韩王

韩非热爱自己的国家，关心自己国家的命运。他的事业以至

生命都是同韩国的利益及政治形势紧密联系的。

韩国国君的先世与周同姓，姓姬氏，因服事晋国，得封于韩

原， 年（晋景公十一年），晋作六卿，并从封姓为韩氏。公元前

韩氏获得一卿之位而与赵氏、魏氏同列。公元前 年（晋烈公

十七年），韩、赵、魏被封为侯。公元前 年，韩、赵、魏三家分

晋，韩成为独立的国家。其疆域有今山西省的东南部和河南省的

中部，东和秦、魏交界，南和楚交界，东南和郑国交界，东和宋国

交界。韩国在战国中期进行了政治改革，增强了国力，在兼并战

争中扩大了领土。它成了战国时期七个大国（齐、楚、燕、赵、韩、

魏、秦）之一。

在韩非活动的年代，韩国日益削弱，难以自立。它成为秦国

最先夺取的目标 公元前 年，秦国收韩和灭韩的计划已经制

定出来。我们来看范睢对秦昭王所说的一番话：

客卿范睢复说昭王日“：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

参见杨宽：《战国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史》第 月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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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

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王不如收韩。”昭王日：

“吾固欲收韩，韩不听，为之奈何？”对曰“：韩安得无听乎？王

下兵而攻荥阳，则巩、成皋之道不通；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

之师不下。王一兴兵而攻荥阳，则其国断而为三。夫韩见必

亡，安得不听乎？若韩听，而霸事因可虑矣。”王日“：善。”且

欲发 范睢列传使于 史记韩。

这段对话清楚地表明，征服韩国（“收韩”）是秦国称霸的首

要步骤。走完了这一步，称霸的其他几步才能走通（“若韩听，而

霸事因可虑矣”）。秦国派重兵攻占韩国的关键部位，韩国“国断

而为三”，名存实亡。秦国收韩与灭韩的计划在范睢主持下付诸

实施。从公元前 年起，秦国先后攻占了韩国的陉城、上党、阳

城、负黍、城皋、荥阳以及另外的十三城（参看《史记 韩世家

公元前 年，秦国从东面出击，攻占了韩国的少曲、高平等地

范睢列传》）。（参看《史记

在韩国危如累卵的紧急情况下，韩非数次向韩王上书，建议

改旧图新，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可惜这些政见书现在很难详

考。从今本《韩非子》来看，其中《饰邪》很可能是他数次上书中的

一篇。篇中多用“臣故曰”的字样，显然是上书的口气。更重要的

是，从内容 看，此文充分体现了上书国君的目的，即提出了解

决危机的基本对策，指出国家不在大小而在于治理得好不好：

臣故日：明于治之数，则国虽小，富；赏罚敬信，民虽寡，

强。赏罚无度，国虽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无

地无民，尧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强。⋯⋯臣故日：是愿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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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功，以古之赏赏今之人也，主以是过予，而臣以此徒取矣。

主 而民过予则臣偷幸，臣徒取则功不尊，无功者受赏则财

而民望则民不 饰邪》）尽力矣。望，财 韩非子

韩 批评，指非在这篇文章中还对当时韩国的执政者提出了

出韩国不应该一味依赖大国（秦、魏），而要自己独立地走富国强

兵的道路。他说：

今者韩国小而恃大国，主慢而听秦、魏，恃齐、荆为用，

而小国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广壤，而韩不见也。荆为攻魏而

加兵许、鄢，齐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郑，而韩弗知也。此

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国，恃外以灭其社稷者也。（同上）

韩非批评当时韩国的执政者昧于实情“，不见”“、弗知”，因

而未能摆脱困境。

韩非在这篇文章中，对问题的分析是很深刻的，提出的意见

也是切中要害的。但是，他的意见不但没有被采纳，而且受到

排挤、打击，使他感到极大的痛苦，更感到长此下去，国家完全没

有振兴自立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他再次向韩王上书。今本

《韩非子》的《难言》显然是又一篇上韩王书。其中第一段写道：

臣非非难言也，所以难言者，言顺比滑泽，洋洋 然，

则见以为华而不实；敦厚恭祇 鲠固慎完，则见以为拙而不

伦；⋯⋯以质性言，则见以为鄙；时称《诗》、《书》，道法往古，

则见以为诵。此臣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也。

这里两次出现“臣非”的字样，这是上书者韩非的自称，也是

臣下向国王上书的标准格式。此文的末尾还写道：“且至言忤于

耳而倒于心， 贤圣莫能听，愿大王熟察之也。”从 臣非”开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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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大王熟察之”结束，清楚地表明，这是韩非上韩王书的文本。

韩非“数以书谏 老子韩非列史记韩王，韩王不能用。”

他有口吃的毛病，口头表达能力受到限制。但他传 擅长写作。

于是，他“观往者得失之变”，著书立说。

年，秦出兵攻韩，韩安王迫于形势，不得已起公元前 用

韩非，同他商量如何削弱秦 年，国并抗击秦国进攻。公元前

秦国加紧了攻韩的步骤。于是，韩安王派遣韩非出使秦国。

三、上书秦王

韩非到达秦国以前，他的著作已经传到秦国并得到秦始皇

的赏识。《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说：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

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炙！”

可是，秦始皇在见到韩非以后并不“与之游”，也不给予信

任。其中当有复杂的原因。秦始皇赞赏韩非的著作，是因为韩非

的基本思想符合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需

要。他对韩非不予信任，是因为韩非坚持维护他的祖国韩国的立

场。

存韩与灭韩的矛盾以更激烈的形式展开。韩非的命运在这

个矛盾中受到猛烈的撞击。

韩非到达秦国以后，上书秦始皇。他的基本观点是存韩、亲

秦以伐赵、齐。具体说来有如下几点：

韩国对秦国不但没有任何威胁，而且它事实上成了秦国

的属地，长期以来不断向秦国称臣纳贡：“韩事秦三十余年，出则

为扞蔽，入则为席荐⋯⋯且夫韩入贡职，与郡县无异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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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在把赵国和齐国打败以后，根本不用出兵，只要发一张文书

就能使韩国服事秦国。如果秦国出兵攻韩，就会导致一系列不利

于秦国的后果，使赵国得福而使秦国受祸。

伐韩恰恰是中了赵国的诡计。打击的真正目标应是赵国

而不是韩国“。赵与诸侯阴谋久矣！“”夫赵氏聚士卒，养从徒，欲

赘天下之兵，明秦不弱则诸侯必灭宗庙，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

之计也。今释赵之患而攘内臣之韩，则天下明赵氏之计矣。”

为了使存韩伐赵获得成功，必须争取楚国和魏国保持中

立，击破赵国和齐国 存韩》的前段）的联盟（。以上见《韩非子

在这封上秦王书中，韩非的策略是极力与秦国修好，把战火

引向别国特别是引向赵国，以达到存韩的目的。韩非牢牢地站在

维护韩国的立场上，这一点决定了他在秦国的命运。

四、陷入绝境

秦始皇发出诏令：把韩非的上书让李斯去评议。李斯本为楚

国上蔡人。早年为郡小吏，认为“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

困”。他抱着飞黄腾达的目的到了秦国，成了一名客卿（参看《史

记 李斯列传》）。他原是韩非的同学。他既要利用韩非的才能，

又嫉妒韩非的才能“。韩非著书，李斯采以言事。（”王充《论衡

案书篇 “李斯妒同才，幽杀韩非于秦。（”同 当上书《祸书篇

然，李斯同韩非对立的真实基础在于实际利益的对立即灭韩与

存韩的对立。

李斯在得到秦始皇的诏令以后，把韩非的上书逐条反驳并

对韩非进行人身攻击。他认为，韩国的存在正是秦国的一块心

病。韩国根本不可信赖，它与秦国势不两立。李斯说“：夫韩虽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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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秦，未尝不为秦病。今若有卒报之事，韩不可信也。”他说，韩国

可能倒向赵、齐一边而对抗秦国，而且韩国早与楚国有勾结，“韩

存与荆有谋，诸侯应之，则秦必复见崤塞之患。”（见《韩非子

》）

李斯把他的驳议交给秦始皇，断言韩非这次出使秦国是为

了谋取私利，具有不可告人的“盗心”。他说：“韩非这次来到秦

国，未必不是以保存韩国为手段而回去大捞一把。他用花言巧语

掩饰自己的阴谋，以便钓利于秦，并且为着韩国的利益来试探陛

下。只要秦国和韩国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韩非回国以后便能

邀功请赏，受到重用。这是他为着个人飞黄腾达而使出的一种计

谋。依我看来，他把花言巧语装饰得相当圆满。才气当然是有的。

不过，我担心陛下可能还未来得及详细考察事情，就会被韩非的

花言巧语所迷 存韩》）惑而中他的诡计。（”参看《韩非子

李斯建议由他出使韩国，引诱韩安王亲自来朝见秦王，并随

即把他拘禁起来。秦国趁着韩国群龙无首的窘境，把韩国的群臣

召集起来，胁迫他们用韩国的土地去换取韩王。这样，韩国的土

地就可以由秦国“深割”了。走完这步棋以后，下一步就可以发东

郡之兵威胁齐国，打破赵、齐之间的联盟。这样“，赵氏破胆，荆人

狐疑⋯⋯荆人不动，魏不足患也，则诸侯可蚕食而尽，赵氏可得

与敌矣。”（同上）李斯这个武力与阴谋并用的计划看来秦始皇是

同意的。不久，李斯出使韩国，他虽然未诱来韩王，但消灭韩国并

把诸侯“蚕食而尽”的计划是一步一步地在实行着。

李斯处在主动的地位上。他一方面深得秦始皇的宠信，另一

方面完全可以控制出使秦国、孤立无援的韩非。他对韩非 书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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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议更把韩非推到了绝境。

韩非的不利因素在继续发展着。他得罪了为秦始皇所宠

的姚贾。事情是这样的：燕、赵、楚等四国准备联合攻秦。秦始皇

召集群臣讨论对付的办法。姚贾表示愿意出使四国以分化四国

的联盟。秦始皇对此非常高兴，封姚贾千户，以为上卿。韩非在

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

贾以珍珠重宝，南使荆、吴，北使燕、代间三年，四国之

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宝尽于内。是贾以王之权、国之宝，外

自交于诸侯，愿王察之。且梁监门之子，尝盗于梁，臣于赵而

逐。取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与同知社稷之计，非

所以励群臣 战国策 秦策五也。

分化、瓦解四国联盟，完全符合秦国的根本利益。韩非的意

见理所当然地会遭到拒绝。韩非的悲剧也随之发生了。李斯、姚

贾串通一气，对韩非进行陷害。他们对秦始皇说：

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

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

法诛之。 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

从“今王不用”的说法来判断，韩非到达秦国以后，已经失去

了韩国使臣的身份。也许韩安王把他派到秦国，是为了铲除异己

而借刀杀人。如果韩安王出于这样的目的，那么这个目的确实达

到了。秦始皇同意李斯等人的意见，下令给韩非定罪。在尚未定

罪的情况下，李斯却迫不急待地派人送去毒药，逼韩非自杀。韩

非要求上诉，没有得到允许。秦始皇多少看出了 点问题，感到

后悔，派 为韩非赦罪　　可是为时已晚，韩非已经死了 他于公



第 9 页

年死在秦国的云元前 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他死后的第

年，韩国被秦国所灭。他三年即公元前 死后的第十二年即公

年，元前 秦国消灭群雄，完成了统一大业。

韩非的一生虽然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但韩非作为先秦时

期最后一位大思想家却彪炳于中国文化的史册。

第二二节 在时代大潮中

一、时代特点

韩非生活在由诸侯割据向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过渡

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是，割据的局面在逐渐打破，统一

的局面在逐渐形成，并且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这个趋势是

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战国时

期，生产力的诸多因素都有新的发展。

首先，铁器的普及程度迅速提高。春秋时期形成的冶铁工艺

到战国时期有了明显的改进，应用了冶铁鼓风炉，采用了掺碳制

钢技术，从而提高了铁器的质量，增加了铁器的品种。当时，炊事

用铁锅，耕田用铁犁，还有铁镰、铁镬、铁斧、铁齿和铁制车具等。

至于当时的兵器，除铁剑和宛钜铁釶以外，还有铁甲、铁杖、铁

幕、铁殳、铁室、铁锥、铁笼等等。当时冶铁已成为一种专业。以

者“铁冶为业” 史记 货殖列传 不乏其人。冶铁作坊也有相

当的数量和规模。比如，在临淄故城发现了冶铁作坊六处，其中

最大一处面积约 多平方米。 最近四十多年来，先后在河南

①参见杨宽：《战国史》第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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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县、辽宁鞍山、热河兴隆、湖南长沙、江苏武进等地出土了战国

时期的铁器，表明当时铁器的使用从地域上看也已经相当广泛

普及到了边远地区。

其次，农业和手工业得到发展。战国时期，由于铁制农具

使用，一方面能够大规模开荒，扩大耕地；另一方面能够精耕细

孟作。当时，在农事上要求“深耕易耨” 子 梁惠王上

耨”是指按照作物的具体情况用不同的农具反复锄草或整治耕

地。因此，又有“耕者且深，耨者熟耘”的说法（见《韩非子 外

。在精耕细作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尽地说左上 力之

汉书 食货教” 志 的要求。所谓“尽地力之教”，是指因地￥

宜，按农业自身的规律办事，尽可能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当时

单位面积的产量是比较高的。一百亩地的收获，“上农夫食九人，

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 孟子 万章

下 各国都有大批粮食储备。秦国“积粟如丘山”，魏国防守大梁

时，积存了“五年之食”。韩国之宜阳“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

数年”。这也从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农业发展的情况。铁器的使用

和农业的发展为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战国时期，出

现了一批手工业作坊，也出现了一批手工业精品。已出土的秦代

兵马俑和铜车马，其工艺水平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宋国有个雕

刻师，用象牙雕出一片楮叶“，丰杀茎柯，毫芒颜泽”，达到了乱真

的程度（见《韩非子 喻老》），这表明了当时手工业技艺的精湛。

再次，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当时已经形

成了象齐之临淄、周之洛阳、宋之定陶、赵之邯郸、魏之大梁和楚

之郢一类 万户的商业都会 人计算 共。临淄居民 按每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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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在临淄的通衢大道上，过往行人车轮挨着车轮，肩膀擦着

肩膀“ 战国策 齐策一。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 随

着商业的发展，出现了像猗顿、白圭、程郑、郭纵、曹邴氏、寡妇

清、赵卓氏、宛孔氏、乌氏倮、吕不韦一类富商大贾。他们富比王

侯，有的甚至握取了政柄。

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战国

时期，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制已普遍确定。它同封建领主的土地

占有制是不同的，是有矛盾的。

领主经济在西周初期已经形成。它以世袭身份和宗法关系

为其特征。周天子把持着全国的土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滨，莫非王臣。”周天子除自己直接占有大片土地（称为甸

服）以外，还按嫡庶长幼贵贱把其余的土地分割给自己的宗族以

及与天子有密切关系的异姓重臣和懿亲。以西周为例，武王的嫡

长子诵（即成王）为太子。他继承帝位和天子直接占有的土地。除

成王以外，周武王其余的儿子或兄弟封为诸侯。比如，武王庶子

叔虞封于唐（即晋国）、武王弟周公旦封于鲁，武王的勋臣太公望

封于齐。这些仅次于天子的诸侯同样直接占有一部分土地而将

其余的土地按嫡庶长幼贵贱作为食邑或采邑分割给自己的懿亲

或异姓卿大夫。领有食邑或采邑的“公子”“、公孙”和卿大夫也同

样要把自己占有的那块地盘作相应的分割。这样分割的结果，形

成了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阶梯：“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

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左传》昭

公七年）大小封建领主占有全国绝大部分土地。封建领主土地占

有制的基础是广大的徭役农民。他们从所属领主那里领有自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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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份地”，即所谓“私田”。徭役农民除了首先耕种领主的“公

田”以外，还有给领主服兵役的义务，有向领主贡纳家庭手工业

产品的义务，以及其他多种多样的劳役。劳役地租是封建领主土

地占有制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它与奴隶劳动相比是一种较进

步的劳动形式。

大小领主在自己的封地内不仅享有政治和经济的特权，而

且还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这种以世袭身分和宗法关系为特征

的领主经济，它在与政治特权和军事特权相结合的时候，必然发

展为武装的地方割据。地方割据需要实力和地盘来维持。蚕食

和扩张成为它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春秋以前，大侵小、强

凌弱、互相兼并的事久已盛行。据《吕氏春秋 观世篇》记载“：周

封国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到春秋时期仅存二十余国，到战国中

后期，除了七雄之外，其他国家已不复存在。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领主之间的激烈争夺，到西周末期特

别是春秋时期，领主经济开始逐渐破坏。与领主经济相适应的上

层建筑逐渐崩溃。这是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的主要原因。

在领主经济衰落的同时，地主经济逐步发展起来。这种经济

有不同于领主经济的特点。比如：

第一，在取得土地的方式上，地主阶级主要地不是以世袭身

份和宗法关系进行分封而取得土地的。他们可以由自己积累金

钱购买土地，也可以通过开荒获得土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地主

阶级的土地占有形式比领主的土地占有形式具有明显的优越

性。它能在较大的程度上刺激生产的积极性。战国时期，土地的

自由买卖已成为常事。身为大将的赵括并不指望得到封邑，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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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金 史记帛藏之于家 廉颇蔺相， 视美田宅可买者买之”

如列传》）。在下层民众中“，弃 韩非子 外储其田耘，卖宅圃”

说左上》）的事，也同样发生。

第二，在剥削的方式上，地主阶级主要地不是依靠世袭的特

权，而是依靠占有的土地进行剥削，因而使实物地租成为主要的

剥削形式。领主在自己的封地内享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种特

权，封地内的直接生产者实际上成了领主的奴隶。一般说来，地

主阶级无此种世袭特权，而领主的这种世袭特权对地主阶级的

发展是个实际的障碍。它妨碍地主阶级通过买卖的方式获得土

地、获得供雇佣的农民。正是在这一点上，地主阶级同旧式领主

之间存在着矛盾。它主张限制以至取消领主的特权。

战国时期，地主阶级在一些诸侯国里相继掌握了政权或者

实际上控制着政局。以李惶、吴起、申不害和商鞅等人为代表的

变法运动进一步巩固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加速了地主经

济的发展。

社会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力量的壮大，为消灭封建割据完

成统一大业准备了物质前提。战国时期流行一句格言：“兵不如

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 史 张仪列传记 。进行战

争需要两种必备的物质条件：武装和粮食。前面已经谈到当时的

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至于武装力量

的发展更是惊人。在当时的七国中，军队的数量少则几十万，多

至百万。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军事的全盛时代。

如果把社会的统一比作一个果子，那就应该说，它已经在社

会经济之树上成熟起来了。即使当时的秦国不曾完成统一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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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任务，别的国家也是能够完成的。事实上，当时除了秦国以外，

其他六国也都在磨拳擦掌，秣马厉兵，争取敲响统一大帝国的第

一台报喜的钟鼓。公元前 年，齐国和秦国本来形成过东帝、

西帝对峙的局面，后来虽然都取消了帝号，但由两国共同瓜分各

国土地的意图却没有打消①。齐国在羽翼丰满的时候，准备独操

帝业，也完全是意料中的事。当时的七国分为合纵与连横两大集

团。虽然这两个集团并不巩固，但每一个国家都想利用集团的力

量把统一的旗帜抓到自己手里“。纵成则楚王，衡成则秦帝（”桓

琴谭：《新论 道 。除了齐国以外，楚国也是同秦国争夺帝业的

对手。在当时的七国中，燕、赵两国的力量是比较弱的，但也在酝

酿称帝的壮举。其战略要点是“：秦为西帝、燕为北帝、赵为中帝。

立三帝以令于天下。韩、魏不听则秦伐，齐不听则燕、赵伐，天下

最值得注意谁敢不 的是，除了听 各诸侯国！” 的君主以外，某些

重臣也想在统一大业中名列魁首。秦客卿造向秦相国穰侯献策，

建议以穰侯的封地陶邑为中心完成霸业。他说“：秦封君以陶，藉

君天下数年矣。攻齐之事成，陶为万乘，长小国，率以朝天子，天

下必听，五霸之事也” 战国策 秦策三 。从“穰侯擅权于诸

侯” 史 穰侯列传记 这一点来看，恐怕他的真意未必是要率

小国“以朝天子”，而是要尝一尝南面称帝的滋味。可惜他的戏没

等演完就下台了，只给我们留下一些可供思索的潜台词。

社会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力量的壮大，也为完成统一大业

准备了精神条件。战国时期，诸侯的封建割据使战争的规模越来

① 《 页、战国纵横家书》第 页 月版。，文物出版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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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争地以战，杀人盈野； 孟子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离娄

上》）。这不利于地主经济和工商业的发展，广大劳动人民更深受

其害。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学派从不同的角度或者站在不同的阶

级立场上，表达了对于社会的安定和统一的强烈要求。墨子认

为，社会动乱不安是天下的大害，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以消除

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社会纷乱的根源。他又提出“尚同”、“尚

贤”的政治方案，企图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虽然，纷至

沓来的刀光剑影把墨子兼爱学说击得粉碎，但要求社会安定和

统一的呼声是越来越高了。商鞅认为，安定是“天下之民”的最大

商君书利益“：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 开塞》）。《管子》提

出“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大政治原则，中心思想是社会的安

定问题。荀子认为，社会的不安定是当时“天下之公患（”《荀子

富国》）。道家虽然对于社会问题感到无能为力，但也表示了对于

混乱局面的极端厌恶，主张“安其居，乐其俗（” 章 ）。《老子》第

梁惠王见到孟子以后，首先提出的就是如何统一天下的问题

离娄上》）。可见孟子 ，在战国时期，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包括

各个学派以及某些掌权的上层分子，尽管阶级立场和思想观点

很不相同，但在希望社会的安定和统一的问题上却有共同的语

言。对社会的安定和统一的热切要求在当时已汇合成不可抗拒

的历史潮流。潮流所向不仅在于废除领主贵族的特权，还在于结

束封建割据的局面，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的专制统

治。

二、顺应时代潮流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它的意义和价值也在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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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一定时代的需要。一般说来，与社会进步潮流相适应的文化是

进步的文化。

韩非是战国时期进步潮流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一点，可以从

他对社会安定和统一的问题上看出来。

韩非把由诸侯割据而引起的混乱局面称为“天下无道”。他

说：“天下有道，无急患⋯⋯天下无道，攻击不休，相守数年不

已，甲胄生虮 ，燕雀处帷幄，而兵不归” 韩非子 喻老》）。

韩非认为，治与乱是一个国家强弱或兴亡的重要条件：“乱

弱者亡”“，治强者王，古之道也（”同上书《饰邪》）。这是说，社会

动乱不安会导致国家的衰弱，而动乱和衰弱继续不止，灭顶之灾

就会到来；相反，安定的社会环境会导致国家的富强，而安定和

富强就能立于不败之地。韩非认为，这是一条历史规律“：古之道

也。”

韩非在指出社会动乱所产生的种种弊害时，特别注意到社

会动乱对于生产所造成的损害。损害之一在于造成社会劳动时

间的浪费。韩非说：“工人数变业则失其功，作者数摇徙则亡其

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则亡五人之功矣。万人之作，日亡

半日，十日则亡五万人之功矣。然则数变业者，其人弥众，其亏弥

大矣。” 韩非子 时间的浪解老 费是一种最大的浪费，因为

任何产品都凝结着一定数量的劳动时间。劳动时间的浪费就等

于浪费了物质财富的一个重要的源泉。韩非已经看出劳动时间

同社会产品之间的有机联系。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每天浪费半

天，那么十天所造成的损失就等于浪费了五个人一天所完成的

产品量（“十日则亡五人之功”）；如果一万人每天浪费半天，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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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十天所造成的损失就等于浪费了五万人一天的产品量（“十

日则亡五万人之功”）。社会越动乱“，变业”和“摇徙”的人数越

多，浪费社会的劳动时间就越多，对整个社会的损失也就越大。

韩非从社会劳动时间的浪费论证动乱的危害和安定的必要，其

见解是深刻的。

韩非进一步指出，社会的混乱局面使生产不能正常进行，必

然引起国家的贫弱。他说：“内暴虐则民产绝⋯⋯民产绝则畜生

少（”《韩非子 解老》）“。狱讼繁则田荒，田荒则府仓虚，府仓虚

则国贫（”同上）。他还认为，社会动乱对于经济基础的伤害就好

比人的身体被利剑刺着一样。

韩非认为，社会的安定与动乱给予社会风气与社会道德以

截然不同的影响“：安则智廉生，危则争鄙起”“，治世使人乐于为

为非（”《于 韩非子 安是，爱身 危 。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人们

生活愉快，乐于做好事而不做坏事。社会长期混乱，就会败坏社

会风气，使社会上潜伏着的各种不健康因素活跃起来，使局势的

发展变得越来越严重。

既然由诸侯割据而造成的混乱局面具有多方面的巨大危

害，那么，社会的安定就是大势之所趋，人心之所向了。韩非看到

了这一点。他说“：故安国之法，若饥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

也（”同上）。保证社会安定的措施，好象饥饿之中得到食物，寒冷

之中得到衣服，是人们发自内心的迫切需要。

韩非认为，使国家长治久安是一切功绩中最大的功绩。他

说：

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


